MAGA反印风潮背后的美国右翼与印度的内在分歧
[bookmark: heading_0]一、事件经过
[bookmark: heading_1]（一）背景概述
H-1B 签证是美国于 1990 年颁布《移民法》后设立的一项高技能专业人员签证计划，旨在允许美国企业雇用外国籍的专业技术人员从事需要高等学历或专业技能的工作。根据该项目规定，每财年美国移民局可发放 8.5 万个 H-1B 签证名额（含硕博豁免部分），吸纳科技、工程、数学和其他 STEM 领域人才。长期以来，此项目在美国科技业，尤其硅谷高科技公司中发挥重要作用，印度裔技术人员在该体系下占据相当比例。
据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CIS）及媒体公开报道：2024 年 4 月至 9 月期间，美国共发放约 13 万份 H-1B 签证。其中印度裔背景的公司（或总部在印度的 IT 外包及咨询企业）共拿下约 2.4766 万份，占总数的近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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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
	公司
	获批数量

	1
	亚马逊
	9,265

	2
	印孚瑟斯
	8,140

	3
	高知特
	6,321

	4
	谷歌
	5,364

	5
	塔塔
	5,274

	6
	Meta
	4,844

	7
	微软
	4,725

	8
	苹果
	3,873

	9
	HCL
	2,953

	10
	IBM 
	2,906



[bookmark: _GoBack]然而，自 2016 年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竞选口号后，H-1B 以及整体移民政策便成为美国政治争执焦点。一方面，美国高新技术产业呼吁增加外籍高技能人才的流入，确保其在全球竞争中保持领先；另一方面，美国右翼民粹及部分工薪阶层则质疑高技能移民压低本土工资、夺走本土居民就业机会，或引发不利于本土利益的国际竞争。在 2016-2020 年特朗普首任期内，政府对 H-1B 申请规则多有收紧之举，但并未彻底取消。拜登任期末段，政府部门则颁布数项旨在简化申请流程、优化签证服务的新规，引来许多企业和移民群体的欢迎。
2024 年 11 月美国大选后，特朗普再次当选。在此权力交接阶段，原本因拜登政府倡导的“简化签证流程”而获得“短暂曙光”的 H-1B 政策，再次陷入变数。尤其当选总统特朗普近期在做新一届政府的人事布局时，围绕“是否继续支持 H-1B 外籍技术移民”的争论骤然升级，党内派系及社会各界反应激烈。
[bookmark: heading_2]
（二）特朗普团队任命印度裔顾问引发争议
克里希南任命引发的爆点：2024 年 12 月下旬，特朗普团队突然宣布一项重要的人事决定：任命印度裔背景的硅谷风险投资人斯里拉姆·克里希南（Sriram Krishnan）为新一届政府的高级人工智能（AI）政策顾问，并兼顾部分科技移民咨询职能，其与特斯拉、SpaceX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关系甚密。更受关注的是，克里希南早前多次公开表示支持美国进一步开放高技能移民，主张适度扩大 H-1B 签证名额、为外籍博士生和高技能移民进一步开辟绿卡通道等。
焦点所在：支持高技能外籍劳工与主张放宽 H-1B：任命甫一公布，立即在保守派政治圈和社交媒体平台上引爆舆论。原因在于：特朗普2016年竞选期间曾痛斥H-1B是“廉价劳工项目”，引导许多蓝领群体和民族主义者将其视作严重“蚕食美国白人就业机会”的制度；如今，他却任命一位公开支持H-1B签证且本身就是“印度裔外籍技术移民背景”的顾问，其政治象征意义可谓极具冲击力。
舆论反应：消息公布后，多个自称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支持者的极右翼账号在X（原Twitter）上迅速发难，抨击特朗普“背离选民承诺”“向全球化资本势力妥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极右翼活动家劳拉·鲁默（Laura Loomer），她发表数则贴文指责印度裔移民“侵占美国白人职位”，称克里希南为“第三世界入侵者”。此外，部分极端言论还渲染所谓“H-1B病毒”说法，意图挑起种族与文化冲突。
与此同时，另一派则迅速站出来为克里希南背书，称“若无外籍高技能人才输血，美国将无力应对全球创新竞争”。马斯克公开表示，自己当年也是通过合法移民程序来到美国，若无H-1B项目，美国将失去大量顶尖工程师和创新人才。马斯克甚至用激烈措辞回击极右翼人士对克里希南及印度裔人群的抹黑，扬言要在这个议题上“战斗到底”。硅谷的一些企业高管、投资大佬也纷纷支持。
特朗普本人态度模糊：外界高度关注特朗普对克里希南任命背后所传达的信号。起初，特朗普并未第一时间就该任命作出明确解释。直到社交媒体上出现“MAGA 不满”“背弃选民”等强烈质疑时，他才做出简短回应：“我对 H-1B 一直是持赞同态度的，在我自己的生意中也用过这套机制。我们会努力确保美国工人优先，但也要确保美国吸纳最优秀的人才。”此话与其 2016 年竞选辩论时“这是个廉价劳工项目”自相矛盾，再度表露其在“迎合草根反移民情绪”与“满足企业对高技能人才需求”之间的两难困境。
（3） [bookmark: heading_3]社交媒体激化对立与政策走向不确定性
极右翼意见领袖劳拉·鲁默（Laura Loomer）的抨击：紧随任命公告，“自称为自豪反伊斯兰者”的劳拉·鲁默（Laura Loomer）接连发文，坚决反对特朗普起用印度裔顾问。她将克里希南形容为“第三世界侵略者”，宣称“我们的国家是白人欧洲人建立的，而非印度移民”。她指责马斯克等亿万富翁“与外国人沆瀣一气，利用廉价劳工挤走本土美国毕业生”，并警告将全力阻击被其视作“破坏美国优先”的签证项目。
马斯克强势回击，多方“口水战”升级：面对鲁默等极端言论，马斯克毫不留情，用不乏粗暴的词句公开喊话鲁默一派。舆论场进一步两极分化：一方指责马斯克是冷酷的“全球资本家代言人”，另一方则认为鲁默等人宣扬种族主义，丑化所有印度裔人才。
民主党进步派意外“同声相应”：在此期间，民主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也抨击 H-1B 签证“已沦为企业用于压低工资的工具”，称它带来的并非“最优秀、最聪明的人”，而是“低薪契约劳工”。他批评马斯克以 H-1B 签证招聘人才的目的是进一步打击美国工人待遇。此举让局势更具复杂：原本属于左翼的桑德斯与极右翼鲁默不约而同对 H-1B 提出谴责，但各自出发点又截然不同——前者是“反资本剥削”，后者更带有排外、种族主义倾向。
拜登政府末期简化签证改革前景不明：在特朗普正式就职之前，拜登政府已于 12 月宣布一系列简化 H-1B 签证及 F-1 学生身份转换流程的新规，本拟于 25 年 1 月中旬生效，以期进一步便利高技能人才入境。这些举措原本得到科技界和留学生群体普遍欢迎，但随着特朗普及其团队对移民政策态度的混乱，外界普遍担忧改革可能被推迟、冻结或废除。
[bookmark: heading_4]（四）争议不断发酵的根本原因
美国经济结构与用工需求的两难：美国现代经济对高技能 STEM 人才需求日益旺盛，而本土劳动力储备相对不足，尤其是在芯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企业若无法招揽足量工程师和研发人员，将难以维持核心竞争力。然而，以特朗普为代表的部分政客又需要满足选民中对外籍移民的抵触情绪，利用“保护本土工人”进行政治动员，从而导致政府在吸纳高技能移民与迎合民粹需求之间陷入困境。
民主、共和两党内部均非铁板一块：本次 H-1B 争议凸显美国两党在移民问题上的新分裂：共和党内有“极右翼民粹派”（核心受众是白人中下阶层）和“富豪商业派”（得益于全球化和高技能移民）两股势力；民主党内也有极力主张工人权益、反对资本的进步派，与支持技术移民、多元化的建制派。随着全球经济环境变化，这种对立必然进一步加剧。
种族主义、排外情绪依旧潜在滋长：在特朗普 2016-2020 年首任期内，美国社会对移民问题产生过多次激烈争议，其中夹带种族主义及对外籍劳工的偏见。本次围绕印度裔顾问的争议再度揭示，在经济压力或社会矛盾背景下，排外言论依然可能获得一部分草根群体的情感共鸣。对克里希南人身攻击与对印度裔“病毒化”言辞等现象，展现美国社会问题的深层面相。
利益相关方博弈：科技巨头 vs. 工会、乡土社群：H-1B 计划涉及企业利润与本土劳工岗位。技术巨头、风投公司及跨国集团希望尽量减少用人成本，引入最顶尖的全球人才，而美国工会及部分保守群体则忧虑企业利用外籍劳工“对冲”美国职工待遇诉求。二者之争往往通过政治献金、媒体舆论和选票等形式呈现，导致 H-1B 议题在美国政治生态中反复成为博弈热点。
[image: ]
[bookmark: heading_5]
	时间
	事件
	描述

	24/12/17
	拜登政府宣布H-1B签证改革
	简化H-1B签证申请流程，延长F-1学生身份转换期限，并放宽非营利组织的签证限制，新规计划于2025年1月17日生效。

	24-12-22至25-01-03
	反印仇恨贴文在X上系统性传播
	华盛顿智库报告显示，X平台上针对印度裔的仇恨言论在此期间激增，反映白人至上主义的系统性传播。


	24/12/26
	斯里拉姆·克里希南被任命为AI高级顾问
	印度裔企业家斯里拉姆·克里希南被特朗普任命为人工智能政策高级顾问，支持扩大H-1B签证，引发争议。


	24-12-27至25-01
	MAGA派与硅谷右翼内部冲突
	MAGA派与以马斯克为代表的硅谷右翼在技术移民政策上分歧加剧，MAGA派指责H-1B签证计划牺牲本土工人利益。

	25/1/1
	美国反印情绪高涨
	由于H-1B签证争议，美国右翼针对印度裔技术移民的种族主义情绪愈演愈烈，印裔群体成为右翼攻击目标。

	25/1/2
	劳拉·鲁默发表反移民言论
	极右翼意见领袖劳拉·鲁默在社交媒体抨击印度裔技术移民，称其“抢夺”美国工作，引发社会舆论热议。

	25/1/3
	马斯克与桑德斯激烈交锋
	桑德斯批评H-1B签证压低本土工资，指责马斯克为“资本家代言”；马斯克则强调H-1B签证对美国科技竞争力的重要性。


	25-01-05至01-06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访问印度
	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访问印度，讨论美印战略合作，强调两国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二、各方态度
[bookmark: heading_6]（一）特朗普及其核心团队的立场及顾虑
矛盾表态与潜在政策选择：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期间，大量吸纳反移民民粹情绪，将其转化为选票基础，并宣称“限制甚至取缔H-1B”以“保护美国工人”。然而，在其第一任期实际执政中，又并未彻底叫停该项目，而是推进多项“提高门槛、严查外包滥用”的举措。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出于经济发展的需求，特朗普政府并不愿与硅谷和华尔街彻底翻脸；另一方面，他亦担心大范围抑制高技能移民将削弱美国在全球科技博弈中的优势。
特朗普团队关键人物如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过去主导极端收紧移民的政策，如若担任副幕僚长等要职，有可能与支持技术移民的顾问们产生内部冲突，导致政策走向在 2025 年前后出现反复。在克里希南任命引起强烈争议之后，特朗普于媒体上仅做模糊回应，既肯定H-1B的重要性，又再次强调“美国工人优先”。此种两面表态极具政治色彩：
口径与施政落地或存差异：在克里希南任命引起强烈争议之后，特朗普于媒体上仅做模糊回应，既肯定H-1B的重要性，又再次强调“美国工人优先”。此种两面表态极具政治色彩：
· 对MAGA草根派，他要保持“反移民”的姿态，以免被指“背叛核心选民”；
· 对硅谷与大企业，他仍需保持必要的配合与弹性，以获取资金与政策层面的理解。
政治算计：获取企业支持 vs. 遏制党内分裂：面临 2025 年上任后的执政压力，特朗普需要稳固华尔街、硅谷等商业力量对其经济政策的配合，同时避免过度激怒极右翼选民基础。故其政府或许在 H-1B 政策上会呈现某种折衷：既不彻底封杀，也不会大幅放开；可能出台改革措施以表示“没有背弃美国工人”，但在具体执行环节可能留有余地。
[bookmark: heading_7]（二）埃隆·马斯克等“技术精英派”主要观点
马斯克立场鲜明，坚定支持H-1B：马斯克强调自己当年也是通过 H-1B 等途径进入美国，创办企业后更是广泛依赖高技能外籍工程师。若无这套签证体系，美国不会出现特斯拉、SpaceX 这样的明星企业。其他硅谷巨头（如谷歌、微软、Meta）的高层人物也多次表达类似观点，称在人工智能、云计算、芯片研发等高度竞争行业，美国理应网罗全球最好人才，拒绝“民粹主义”干扰。谷歌、微软等亦有大批印度裔工程师和管理层。
支持改革但坚持要“更高配额”：马斯克等并非否认 H-1B 存在雇主滥用、工资压低等弊端，他们有时也倡议提高签证持有者最低薪资标准，以减少对本土普通劳动者的冲击。但其核心诉求仍是：美国政府应当给予更多签证名额，并简化审批流程，而非大幅削减或严控，从而充分吸纳全球“顶尖工程师与科学家”。其核心逻辑仍是：美国若想在全球竞争中保持技术先发优势，必须保有对高技能移民的政策开放度，切勿为了政治“面子”而因噎废食。
与民主党建制派某种程度的契合：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等人虽在部分政策（如企业减税、监管宽松）上更倾向共和党，但在移民尤其高技能人才议题上却与民主党建制派或中间派看法接近。拜登政府末期推出的签证改革措施也得到不少硅谷领袖的肯定。这在客观上也使得马斯克与特朗普阵营中极右翼群体存在天然分歧。
[bookmark: heading_8]（三）MAGA 激进派与右翼民粹势力的表态
种族主义与反精英论交织：诸如劳拉·鲁默、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曾任白宫首席战略师）等右翼意见领袖，近来对于 H-1B 议题持猛烈抨击态度。他们大打“外来移民抢饭碗”“白人受害”以及“对抗硅谷寡头”三重口号，呼吁特朗普恢复 2016 年竞选时曾短暂承诺的“收紧、甚至叫停 H-1B”。
· 鲁默在社交媒体上散布仇印言论，试图贴上“第三世界侵略”和“有味道的外来文化”等歧视标签。
· 班农则批评马斯克“站在华尔街和全球资本势力那边”，试图借扩招外籍劳工来削弱美国工人的议价能力。
与桑德斯的“联合发声”只是表象：MAGA 群体对 H-1B 的厌恶与桑德斯式左派对该签证的批评存在表面共鸣，但深层动机并不一致。前者多是出于种族、文化及民族主义考量，而后者更多在意企业资本对劳工待遇的压榨。因而，这种“异端同声”的现象并不意味着结盟，而更像是“各自攻击该签证项目的不同面向”。
对特朗普政府内部分裂的催化：MAGA 派当前将矛头指向克里希南的任命，也暗示对特朗普在移民议题上的立场摇摆不定。他们要求特朗普任命更多“真正的反移民人士”，警告若他在高技能移民问题上“背叛”选民，2026 年的中期选举或会受到牵制。此种压力将使特朗普政府内部围绕 H-1B 的政策走向更具不确定性。
（四）维韦克·拉克丝瓦米（Vivek Ramaswamy）
维韦克曾多次表示现行 H-1B 签证体系“坏处多于好处”，会沦为“雇佣廉价外籍劳工”的工具。他认为美国企业往往通过外包等方式，把真正的高技能人才与“工资压低策略”混为一谈，导致项目名额出现滥用，使高技能移民因签证绑定雇主而沦为“准契约劳工”。作为 DOGE 负责人以及特朗普团队“改革委员会”的重要成员，维韦克手握一定话语权。若持续推动对 H-1B 的严格审查与结构性改造，可能争取到部分“反外包”共和党人支持。
与马斯克、硅谷等高科技力量的“若即若离”：值得注意的是，维韦克在接受访谈时曾表示，“很多印度裔或第一代移民工程师在刻苦程度、学习能力和风险承担上优于在美国本土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人”，并将其归因于“移民群体带来的文化优势”。此话一出，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轩然大波。许多 MAGA 支持者质疑维韦克是否真正认同“美国优先”。尼基·黑利（Nikki Haley）等共和党同僚迅速表态反对，称此言论“无视本土工人的智慧与奉献”；民主党阵营亦借机批评维韦克“鼓吹印度裔工程师特殊论”，与其前期反对现行 H-1B 体系的主张“前后矛盾”。
维韦克本人即具印度裔背景，他对 H-1B 体系的强烈批评，却又肯定印度工程师的“文化优势”。一方面有印裔领袖支持维韦克“拨乱反正”，另一方面也有人担心他的言论会激化“排斥印度裔”的反弹，其“折衷式保守”路线能否有效统合两极诉求，尚需时间验证。
[bookmark: heading_9]（五）民主党部分进步派、工会团体及其他意见领袖的态度
桑德斯公开指责 H-1B 在实际运作中“提供给大公司廉价外籍劳工”，导致美国技术岗位工资被整体压低，呼吁大力整顿签证发放流程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他还强调要给本土大学生与工人更多机会和培训。部分工会组织也质疑 IT 外包公司、印度咨询公司等利用 H-1B 转移美国本土工作。例如迪士尼在 2015 年曾用外包模式替换美国雇员，引发巨大争议。
传统民主党建制派立场相对温和：民主党建制派往往支持高技能移民，认为其有利于美国科技与经济发展。他们更多呼吁完善制度、打击签证滥用行为，以平衡劳工权益和企业需求。一些州长、市长则担忧若过度限制 H-1B，硅谷或其他科技园区企业将难以在人才竞争中胜出，打击当地经济。
公共知识分子及院校态度多元：部分学者支持持续引进 STEM 领域外籍人才以维持美国高校研究实力；也有学者认为应提升本土教育质量和科研经费，避免对外国人才过度依赖。
[bookmark: heading_10]（六）印度裔社区与印度政府对争议的反应
印度裔社群：捍卫自身贡献，警惕种族主义抬头：美国境内的印度裔群体对近期反印言论深表不满，强调印度裔技术移民为美国科技繁荣作出巨大贡献，也创造不少就业机会。印度裔领袖提醒美国社会，应警惕借 H-1B 议题煽动的种族偏见。同时，他们敦促印度政府与美方继续就人员往来便利化进行外交沟通。
印度政府：呼吁维护高技能人才流动：印度外交部多次表态，强调印美之间在高科技和数字经济领域合作前景广阔，大量印度技术人员前往美国有利于双边经贸联系，希望美国保持移民及签证政策的稳定。印度驻美大使馆亦向新当选总统团队递交意见书，指明若大规模缩减 H-1B 将对美国企业发展和印美关系均造成冲击。
对印美经贸合作的影响不容小觑：考虑到印度技术服务出口对美高度依赖，一旦美国政府显著收紧 H-1B 签证，可能影响印度外包行业及印度裔技术人才向美转移进程。另一方面，美对印投资及科技项目合作亦会受阻，对两国互利共赢产生负面效应。
[bookmark: heading_11]（七）美国商界、行业协会及主流媒体的立场
大型跨国企业及行业协会：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信息技术产业理事会（ITI）等组织多次发声，呼吁政府维持或增加 H-1B 签证额度。他们指出美国失业率在 STEM 领域仍维持较低水平，高技能移民为企业注入创新活力，而非对本土劳工形成普遍冲击。
传统制造业与部分中小企业看法不同： 一些传统制造业、服务业雇主相对倾向本土用工，担忧美国工会对外籍劳工薪酬产生的劳资纠纷。整体而言，商界内部也有分歧，但以大企业、IT 巨头态度最为强势。
媒体舆论：割裂与对立： 美国主流媒体就此事展开广泛报道，并形成两极化倾向。偏自由派媒体（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多次刊文，强调高技能移民的重要意义，批评种族主义言论；保守派媒体（如福克斯新闻部分节目）则聚焦本土工人受损案例，助推民众对 H-1B 项目的质疑。网络自媒体平台上更是持续出现仇恨言论与反击言辞互相交织，社会撕裂隐患不容小觑。
斯里拉姆·克里希南的任命事件引发的舆论风波，并非个案，而是关乎美国经济结构调整、全球竞争环境加剧以及国内右翼民粹与精英利益互相冲突的深层矛盾在新形势下的再度爆发。下列几点值得关注：
特朗普政府或作两方面区分处理：鉴于“大规模限制非法移民”仍是特朗普对选民的重要承诺，而技术移民在美国经济中不可或缺，预计他在宣传上将继续打击非法移民，同时在 H-1B 等高技能签证领域进行有限“改革”。其核心措施可能包括：提高最低薪资要求、加大对外包公司滥用签证的监管、对企业申请加强资格审查等，以在保护本土工人和保留高技能人才间寻求相对平衡。
硅谷与极右翼继续角力，党内裂痕恐加深：马斯克等技术精英与 MAGA 民粹派的对立并非暂时冲突，而是美国保守阵营内部日渐清晰的分裂线之一。特朗普在国会需要民粹派协助推进其他法案，却也需要科技、金融界的资金和支持。这种张力若无法有效化解，将在未来数月持续影响白宫团队人事任免及关键政策。
种族主义情绪或被进一步放大：克里希南遭到极端派的种族攻击、印度裔群体成为“替罪羊”的趋势值得警惕。这种情形一旦没有得到及时驳斥或遏制，可能催生更多带有排外倾向的社会暴力事件，加剧美国社会分裂和仇恨犯罪风险。
对印美关系的潜在影响：印度及其他外籍人才在美国高科技产业占有举足轻重地位。如若美国政策大幅收紧，将对国际人才流动及跨国研发合作造成冲击，并对印美经贸合作前景产生负面影响。印度官方已明确表达关切，后续印度或采取谈判、外交沟通等方式力保其科技输出渠道畅通。
· 短期内，可能出现“一边高调严控非法移民，一边保留甚至小幅扩容高技能通道”的操作；
· 中期需关注共和党内部路线之争是否导致更激烈的政策摇摆；
· 长期看，美国对全球高技能人才的吸纳战略很难彻底逆转，但其形式、流程、成本和优先度或将有所变化。


附：H-1B签证申请人数已连续数年突破40万，而印度申请者长期占比超过75%。印芯片行业人才有望缓解美芯片供应链劳动力短缺问题，但美签证政策限制美印扩大相关合作。美半导体行业协会（SIA）报告指出，2030年美芯片行业预计增加115000个就业岗位，其中58%面临空缺风险。印驻美国大使馆副馆长斯里普里亚·兰加纳坦24年5月20日曾表示，印芯片领域人力资源丰富，可满足美国经济发展的需求。然而，美当前面向印公民的签证制度阻碍美印相关领域合作。
 (
1
)
image1.png
2022 4FEHABZEE BR MY 43 Af

Fofh
19%

ATBOAL
5%

5. TR,
HIUES
10%

THAEHLASRIR
2
66%




image2.png
Aty
ﬁ @E Ez‘m}

AifiE]

EB BIR mmEEE 1&“5{];&

*M‘P.* E k3 M

ﬁ?Jl“ﬁ “In‘n&
wmin TR EF R,
;mﬂ,safzﬁEEEIH S,

cgn R ESERB TR W D

%y BEE FP“"EJ.&EEQ 2 . :

i
B
FEER enmE B B

HE mE 45




